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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

王荣国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　要：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渔民的种种海神祭祀活动，尤其是渔船上神龛供奉的诸神合祀现象等，揭示了海洋渔业生产与海神信仰的密切关系。渔民的海神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其目的归结到一点，即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但海神祭祀活动只能是消除渔民的紧张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漂泊于大海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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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民是历史上最先走向海洋的人群，海洋渔业是人类最早的海洋经济活动。关于我国古代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研究，不乏论著，而我国古代海洋渔业生产与海神信仰的关系却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拟以明清时期二者的关系为研究范围作一番探讨。

一

海洋渔民笃信神灵，出海前要举行诸多仪式，现择要述之。
渔汛期的首航日多经海神确定。海上捕鱼受渔汛支配，这决定了渔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亦即周期性。在渔民眼里，每个捕鱼周期何时出海，关系到捕鱼丰欠。因此，渔民重视出海日子的选择，特别是每年第一个渔汛期的首航日。对此，渔民大都要到海神庙祭拜并以占卜确定。据记载：福建沿海古代渔民“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出海要占卜择日，一般是到妈祖庙(又叫天后宫)进香，求问时机良辰，由神意定夺出海佳期。”[1](Ｐ27)澳门渔民每年首航日也是通过占卜由神明决定的。[2]事实上，以占卜择定出航时间的习俗追溯至明代之前。据唐人《北户录》载：“南方逐除夜，及将发船，皆杀鸡择其骨为卜，传古法也。”[3](Ｐ190)又《汉书》载，汉武帝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女曼，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4]引文中的“粤”同“越”。可见“鸡卜”原先流行于南方沿海古越族中。笔者认(P.130) 为，东南及南部沿海渔民出海以占卜择日子的习俗与上古海洋民族古越族有某种承继关系。
出海捕鱼前要祭祀海神，祈求海神保佑平安。早在先秦，我国沿海渔民已远航深海捕鱼，为了谋取海洋经济利益而“宿夜不出”[5]。明代，我国远海渔业得到发展，以福建为例，渔民已多往浙江捕鱼，因为“鱼自北而南，冬则先至凤尾。凤尾在浙直外洋，故福、兴、泉三郡沿海之渔船，无虑数千艘，悉从外洋趋势而北。至春，渔乃渐南，闽船亦渐归钓。”[6]从福建到浙江凤尾洋面需要多日时间，而且一路风涛莫测，捕鱼的丰欠亦不可知。所以渔民重视渔汛期出航前对海神的祭祀。据记载：福建沿海渔民在择定出海日期后，“要从神庙(即妈祖庙)中将香火带到船上”的神龛，且“渔家要备三牲，带香烛、金箔、鞭炮等到海滩上设位祭神，由船主点香跪拜，祷告神灵恩泽广被，顺风顺水，满载而归。接着焚烧纸钱，鸣炮喧天……渔船缓缓驶向大海。”[1](Ｐ27)不过，此俗因地方有差。晋江渔民在祭典后，“还要驾船只到土地庙或妈祖庙前的海面上绕道一圈，才正式扬帆出海”[1](Ｐ27);惠安沙格渔村渔船出海远航前，则须到供奉妈祖的灵慈宫祭祀[7](Ｐ88)。除春汛外，福建沿海渔村夏、秋、冬汛也要举行祭典活动，“祭礼仪式与第一次基本相同。”[1](Ｐ27)浙江渔民将一年分四个渔汛期，亦即“四水”。每水首次出海前都要祭祀海神，其做法也因地而异。宁波渔船出海前先上香拜菩萨，并供以酒菜。船老大向娘娘菩萨参拜许愿，祈求捕鱼丰收[8](Ｐ123)。舟山群岛每一渔汛首航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祭海时渔民备三牲礼品，“或在船头供祭龙王，或在船尾的圣堂舱供祭菩萨，点起香烛，三敬酒，跪拜祀祷……望龙王和菩萨保佑，一汛中平安无事，获得丰收。”[9]广东亦有此俗。据《广东新语》载：“天妃神灵尤异……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10]引文中的“济者必祷，谓之辞沙”，当然包括渔民。明清时期汕头渔民离岸出海打鱼则要祭拜妈祖，当船行至外海口妈屿时，还要到岛上的天后庙祭拜。[11](Ｐ24)
祭海仪式若顺利进展，被渔民视为好兆头。一旦出现不顺，就须采取补救方式。如舟山群岛“旧时，渔船离港出海先要点烛、焚香祷告，若烛火被风吹熄，即为风大不能开航，若三次点火被风吹熄，认为开船不利……还要再次举行祭海活动，误以为得罪海神，求龙王宽恕。”[9]
下海捕鱼前有很多事务，其处理妥与否，关系到捕鱼生产能否顺利进行。首先是海上渔业生产相关的人事安排，渔民们多请海神决定。船老大是掌舵人，是关系到船上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危与海上渔业丰欠的关键性人物。渔船出海前必须选定船老大，出远海尤其如此。船老大的选择除了渔民自家独资造船自家人充任外，一般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几家合资造船，船老大由大家推举产生;二是船主备船，船老大雇人充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求充任者必须有丰富的海上生活与渔业生产经验以及临时应变能力。具备这些条件后，进行“卜筊”请海神决定。人类学田野调查表明：福建惠安崇武小山乍村船老大一般要选有丰富的海上渔业生产经验、有一定威信者，如遇数人条件相当，就要到妈祖庙“卜杯”求神决定，以连续两次卜得“信杯”者当选。如果渔业产量长期不高，渔民们也会去妈祖庙“卜杯”，改选船老大。[12](Ｐ63)小山乍村渔民出海前还要举行“消度”仪式，不仅举行仪式的时辰要由海神妈祖定，且仪式中一些事务参与人选如持油锅者、撒盐米者、倒用油者，以及油中的黄裱纸球的数目等均得由妈祖决定。[13](Ｐ387)其次，遇到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的事，渔民们也请海神决定。如福建惠安大山乍渔村的渔民在祭海之后将要出航，但由哪艘船“开头只”，则须请海神妈祖决定。[13](Ｐ387)又如福建漳州九龙江口的“疍民”信仰“水仙王”，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日为“水仙王”诞辰日，这一天渔民们要汇合庆祝，并抽签分派水上网位，免得为争网位而发生冲突。谁抽到哪一处“网位”的签枝，就(P.131)须绝对遵从神灵的安排。[1](Ｐ30)这种信仰民俗一直保留到民国期间。
上述海神信仰的诸种祭祀仪式都是在渔民出海之前举行，这是由于前程充满危险并存在无数的不可知之事，渔民们希望通过祭海仪式祈求海神保佑，并请海神择定出海日子，定船老大人选以及处理其他相关的人事按排，从而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坚定走向海洋的信心与勇气。

二

海上捕鱼具有偶然性，时而满舱而返，时而空载而归，给人一种冥冥之中神灵支配的感觉。明代以前，我国沿海渔民就流行以祭祀祈求神灵保佑获鱼的习俗。[14](Ｐ238)到了明清时期，举行祭祀海神仪式，希冀通过焚香祝祷以祈求捕到更多鱼的做法是渔业生产中不可少的“功课”。浙江宁波渔民在下网前要烧金箔，用黄糖水洒遍全船，也往自身上洒，以示干净，并用盐掺米洒在网上和海面上。[8](Ｐ124)这种仪式既是驱邪，也是祈求。浙江舟山渔民潜水采集淡菜、海螺前也要祭祀海神，特别是每年八、九月采集旺季，要举行“开金秋”，在海礁上摆上香烛供品，祈祷海神保佑，口中轻声念唱相应的仪式歌。[8](Ｐ289)福建渔民亦然。清张曲楼《官井捕鱼说》载：“吾乡渔利，以马鲛为最……每小满前数日，群鱼由外洋相率入官井卵育，以水暖浪小，鱼苗可保也。吾乡人于是早预絓縺，傍晚开艚。先于本洋放絓，每潮收放二三次，夜出早归，洋头四五日，俟潮大则驶往官井捕取，名曰‘下洋’。先以香烛往天后宫接香火，祀于艚之中仓，后备薪米及一切用物。黄昏炊烟横斜，各艚驶至天后宫前，焚烧楮帛，鸣金放爆，庙祝亦鸣鼓以送之。然后转舵张帆，直驶而下，五十余艚同时并发……及到官井，先寄碇仙人瓦待潮，早后放縺……月轮满天，鱼帜飘扬……收网停泊，得鱼盈舱……。”[15]张曲楼是清代霞浦县竹江人。《官井捕鱼说》描写了当时其家乡渔民往官井洋捕鱼的情景。官井洋在霞浦，属近海，从竹江至官井洋四十余里水程，当地渔民在“下洋”前要往天后宫祭海神妈祖，从天后宫“接香火，祀于艚之中仓”，目的在于祈求海神妈祖保佑海上捕鱼平安，多捕鱼。
明清时期，沿海渔民不但通过祭祀仪式祈求海神保佑获鱼，而且还以焚香占卜了解鱼群信息，并请求神灵明示可否捕捉。清人《咫闻录》载：“渤海有鱼，厥名曰鳅。鳅之大，不知其几千丈也。逆而来水击数十里，怒而去潮吸数十丈……其来也无形，其去也无踪者，从何以窥，客曰：子不知夫沿滨海若，灵于内地神祗乎。当春夏之交，渔民虫胃集于庙，焚香祷祝，掷筊而知其来，又必筊卜可捕，以为神之许也，则捕之”。[16]可见，由于鳅鱼(即鲸鱼)“其来也无形，其去也，无踪”，捕捉难度大，捕鳅前渔民往往要在海神庙“焚香祷祝”，求神明启示，通过卜筊了解鳅是否会来。鳅来后，又通过卜筊请示神明是否可捕，神许以“可捕”则捕之。
上述祭祀所涉及的海神主要有龙王、天后娘娘、船菩萨等。沿海渔民还有将鲸鱼视为海神而加以祭祀的。鲸鱼到了明清时期成了渔民捕捉的对象。但由于鲸鱼庞大凶猛，往往会危害渔船的安全，因此人们对它怀有惧怕心理。但鲸鱼在海上追食鱼群时，渔民尾随其后撒网捕捞，常获丰收。因此，古代有些地方的渔民以为鱼群是由鲸鱼主管的，从而对鲸鱼产生崇拜心理并进行祭祀。如山东沿海渔民称鲸鱼为“赶鱼郎”，就是因为尾随其后捕鱼必获丰收的缘故。渔民见鲸鱼游行海中，视为吉兆，往往焚香烧纸，遥望祝拜。长岛渔民中至今流行这样的歌谣：“赶鱼郎，黑又光，帮助我们找鱼场。”“赶鱼郎，四面窜，当央撒网鱼满船。”[17]因此，渔民又将鲸鱼视同“财神”赵公元帅。[17]山东桑岛的渔民称鲸鱼为“老爷子”，无论在岸上还是在海里，(P.132)见到鲸鱼就烧香纸。据说，渔船跟着鲸鱼能网到大量的黄花鱼。因此，渤海湾里打鱼的船只，在渔汛期若见到鲸鱼追食鱼群，称之为“过龙兵”，船只不敢靠前，只烧纸钱祷告。等鲸鱼过后，尾随其后捕捞，可获得丰收。[18]出海前祭海，下网捕鱼作业前祭海神等，所有这些仪式，仅仅是表达渔民们的愿望而已，但捕鱼作业过程中不顺利的事还是在所难免。在捕鱼中一旦出现不如意的事，渔民们则立即举行仪式进行补救。如吴越渔民洒盐米于海上，并点燃稻草把，待冒出青烟，举之于船四周挥舞，以赶驱邪气。[8](Ｐ124)
显然，在古代，渔民们的科学知识贫乏，无法解释海洋渔业生产丰欠的原因。他们无法准确把握鱼群的行踪，而把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海神，相信海神是神通广大的，它能够主宰海洋鱼类，能为自己驱赶来鱼群。

三

明清海洋渔民大都在渔船设置神龛，供奉海神，以方便处于流动状态的海上渔业生产中的诸多祭祀活动。
海洋渔业生产特别是远海渔业生产充满危险，渔民出海前往往要将香火请入渔船的神龛中供奉着。如浙江舟山群岛渔船的神龛亦即“圣堂舱内香烟缭绕，火烟不断”[9]。福建惠安大山乍渔村的渔民“在海上捕鱼时，每条船上都供有妈祖，日日有人烧香供奉”。[13](Ｐ387)显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航程香火不绝，希冀海神保佑海上航行与捕鱼安全。
远海捕鱼时间长达半月或数月，必然要遇到所信仰神灵的诞辰、成道日以及牙祭日等。浙江舟山群岛的渔船在海上同样要按岸上的习惯举行祭祀。福建沿海渔船上设有神龛，渔民出海时“带些香烛、纸钱上船，以备途中祭日使用。”[1](Ｐ27)“下海捕鱼期间，每逢初二、十六的日子，在船上还要‘做牙’祭神。而东山县等地是初一、十五祭祀。”[1](Ｐ27)渔船在海上逢这些日子都要举行“祭祀妈祖、关帝、海龙王”。[1](Ｐ29)
海洋气候变化无常，突遇大风大浪时，渔民们即在船上的神龛前祭拜神明，燃香化纸钱，以祈求神明保佑平安。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船在海上遇风险，全船人均跪倒在娘娘神龛前烧香磕头，齐声祷告：“天后圣母娘娘显灵，保佑弟子平安。”[19]福建惠安沙格渔民在海上遇险情，人们总是虔诚地跪拜在妈祖龛前祈求庇护。[7](Ｐ88)
前已述及，渔民下网前要祭海神，希冀海神送来更多的鱼，其祭祀多在神龛前举行。神龛前也是海上酬神祭祀的场所。浙江宁波渔民捕到第一条大黄花鱼，必须首先供船上菩萨。[8](Ｐ124)舟山群岛的渔民捕上第一网鲜鱼，也要先供奉船菩萨。[9]江苏海州湾一带的渔民出海捕的第一网鱼要取出敬龙王与天后娘娘。[20]福建渔民在海上“第一网捕到的鱼，要挑一只大鱼祭献神龛前。”[1](Ｐ27)笔者认为，把捕到的第一条大黄鱼或从第一网中挑选最大的鱼献祭于海神，不仅是表达渔民的“酬神”敬意，更重要的是以此祈求海神为他们送来更大的鱼群，捕取更多的鱼。
渔民在海上的祭祀活动大都在神龛前进行，那么，渔船神龛中供奉的主要是哪些神?这些神与渔村信仰的神以及海上渔业生产究竟有什么关系?据记载：福建沿海渔船普遍供奉妈祖。[1](Ｐ27)惠安沙格渔村规模较大的渔船设有妈祖龛，较小的船只至少也要供奉一个香炉，将一条写着“天上圣母”的红布条贴在香炉存放处，表示妈祖与船同在。[7](Ｐ88)惠安大山乍渔村渔船(P.133)上大都供有妈祖。[13](Ｐ387)不过，惠安其他渔村的渔船也有供龙王或王爷。漳州水上“民”的连家船供“水仙王”。[1](Ｐ30)浙江沿海及其岛屿的渔船神龛供奉的海神称“船菩萨”、“船关老爷”，其情况较复杂，有男女之分，男性船菩萨有的供关公，有的供鲁班，有的供杨甫老大等;[9]女性船菩萨有的供观音，有的供寇承御，有的供妈祖。[9]广东、香港、澳门的渔船大都供妈祖，江苏海州湾一带渔船亦多供奉妈祖。[19]事实上，上述渔船上神龛供奉的海神大都是渔村中信仰的神明。渔民相信本村的神明能够保佑自己远航捕鱼顺风顺水，吉利发财。出海捕鱼时将本村信仰的神明请到渔船上，安置于神龛中。一船说来，沿海渔民的渔船上供奉的都是该村的护境神，如惠安沙格渔村其妈祖信仰在明代以前就存在。此外，还有观音妈、土地公、盘古爷等[7](Ｐ88)，但以妈祖为最高神。渔民下海即于渔船上供妈祖，对于海岛渔村来说，渔船上所供奉的则为其护岛神。以浙江舟山群岛为例，有人居住的岛屿中，“岛岛有岛神，有的一岛一庙，有的一岛数庙，所供祭的岛神有各岛相同的，也有某个小岛所独有的。[21]如其中的嵊泗列岛，天后既是护岛神，也是护船神。“渔民不仅在岛上建天后宫，供祀天后娘娘，而且在船上也供奉天后，尊为船菩萨。”关帝与天后一样，既是护岛神，也是护船神。渔民在岛岸上建“关圣殿”、“关帝庙”供祀关公，在船上供奉称为“船菩萨”，俗称“船关老爷”。[22]
神明偶像是人们信仰心理的象征，渔船上供奉的海神偶像反映了渔民在海上渔业生产过程中信仰心理的需求。其一，渔民在海上讨生计，希望海神能够保佑他们海上航行与捕渔作业的安全。妈祖是航海守护神，能保佑渔民航海与捕鱼平安;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能救渔民的苦难;关公生前是位刚烈勇猛的武将，在渔民眼里能威镇海域;鲁班是木工的祖师爷，也是造船的祖师爷，渔民供奉他不仅出于感激，而且希望他能保佑渔船不受风浪的损害。在渔民眼里，海上捕鱼实际上是在龙王的疆域里讨生计，捕捉龙王的鱼兵虾将，便担心龙王震怒，因此供奉龙王是为了讨好龙王，免得其兴风作浪，危及捕鱼生产与渔民生命安全。其二，渔民在海上捕鱼作业条件极为艰难，需要群体的团结协作。“一人难以背船过海”，这是渔民中代代流行的一句俗话，它反映了海上捕鱼生产作业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具有明显的群体性与调协性。渔民群体的团结协作需要彼此讲义气，重义气的关公则为渔民所敬重;而寇承御狸猫换太子救了宋仁宗皇帝，至死不吐真情，被视为烈女，其“义气”同样为渔民所敬重。因此渔民供奉关公、寇承御等，是希望这些神灵能保佑同一船上的人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地投入渔业生产。其三，海洋中的鱼群具有极大的流动性，捕鱼是否能获丰收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个别富有技术与经验的渔师或船老大能通过观察水色、听水下声音，辨别鱼的种类、鱼群的去向以及鱼的数量[23]，这些人死后往往为渔民所崇拜并加以神化。船菩萨中的杨甫老大生前就属于捕鱼技术高超与经验丰富者。相传他为福建一位寡妇捕鱼，捕来一船梅童鱼，进港过鲜却变成一船大黄鱼，使寡妇发了财。寡妇前往舟山致谢时发现杨甫老大竟是定海岑港老白龙化身。此后，渔民便尊他为船菩萨。[9]广东潮汕的“长年公”[11](Ｐ56—57)生前因富有捕鱼经验与技术而受渔民信仰。江苏海州湾的“楚太”专门保佑渔民多捕鱼与安全捕鱼。[19]应该说，杨甫老大、长年公、楚太等是渔业的专业神，渔民供奉的目的在于祈求保佑捕鱼丰收。必须指出，渔船神龛中供奉的海神并不定于一尊，许多远海捕鱼的大渔船往往供奉多尊。如浙江舟山渔船在船菩萨两旁还供奉顺风耳、千里眼两个小神偶。[9]福建沿海渔船除供奉妈祖或龙王、王爷外，也同时供关帝[1](Ｐ27)等等。渔船神龛的这种诸神合祀现象值得探讨。一般说，合祀数量越多，亦即海神偶像种类越多，在海上渔业生产过程中的保佑功能也就越多，越齐全。这种合祀现象是漂泊于大海(P.134)上讨生计的渔民复杂的信仰心理需求的表征。
显然，渔船设置神龛供奉海神是渔船出海远航前海神信仰活动的延续。渔船供奉海神像使海神信仰活动能最直接地贴近海上渔业生产，方便了海上渔民对神灵信仰的祭祀活动，使所供奉的海神能伴随、保佑着整个航程和渔业生产过程，随呼随到，保佑周到。

总之，海洋渔业与海神信仰密切相联。渔民的海神信仰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其目的归结到一点就是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所有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事实上，明清时期渔民有关海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仅仅是消除其紧张的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战胜惊涛骇浪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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